陳暖玉出生於西元1918年 9月 3日，自幼受到父親陳虛谷先生在智識與文學
藝術上的啟發，陳暖玉女士對音樂專業與人生的看法有別於同儕音樂專修學生。她的專業生涯的發展亦自樹一格。陳暖玉女士之父陳虛谷先生是日治時期台灣重要的文學家，生於1896年，原為佃農之子，幼時生父因腳傷亡故，五歲時因為天資聰穎，被陳姓地主領養，在這樣的家境中，得以進入私塾讀漢文。十八歲時由家長做主，迎娶世代詩書的丁琴英小姐。陳虛谷先生先有幼時友人李得的影響，後有妻家家世的激勵，一生讀 書不倦。 

陳虛谷先生非常喜愛孩子，共育有十名子女，長女陳玉珠，次女陳玉盞，陳暖玉老師在家中眾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排行第四是陳月桂、老五韻仙過繼給陳虛谷兄、老六為長男逸耕、老七次男逸村；排行第八是六女晚翠、次為三男逸雄、么子純真。陳家所有子女都在台灣出生，在充滿書香的質樸農村大宅院，彰化和美塗厝厝長大。塗厝厝喚名樸實，卻是地方上的大戶人家。陳虛谷先生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陳家的孩子幼年都離開鄉下大厝，居住於市區，在佣人的照顧下就讀彰化的公學校。陳家親子關係特別融洽，由陳虛谷先生與子女的書信往來，可以看出他們相互之間的濃郁親情，陳虛谷參與文化講演活動時，陳暖玉三姊妹也常參加，擔任表演。 

陳暖玉老師由彰化女子公學校畢業之後，進入中部名女校，彰化高等女學校就讀。彰化高女由於是台灣人可以就讀的最高女子中等學校，故是為當時中部地方仕紳之女意中之選。彰化高女音樂風氣興盛，音樂教師師資相當優秀，在教師的鼓勵與誘導下，許多學生因此對音樂產生濃厚的興趣，彰化高女校友中不乏音樂教師與音樂家；例如，晚兩屆，於彰化高女畢業後赴日就讀武藏野音樂學校的周遜寬教授與台灣前輩畫家陳慧坤夫人、著名鋼琴家陳郁秀教授之母莊金枝女士，以及廖素娟女士（已經去世） 

。 

陳暖玉紮實的漢文家庭教育則使他在留日音樂家顯得相當特殊。在同時期的台灣前輩音樂界人物中，陳暖玉女士與周遜寬教授的音樂教育進程較為類似。1936年，陳暖玉自彰化高女畢業，在家庭的支持下前往日本投考音樂學校。陳暖玉考入東洋音樂學校主修聲樂，考試的內容僅有視唱、自選曲一首，未加考鋼琴演奏能力，和今天台灣的音樂班升學考試相較，可見得當時在日本在台灣的音樂教育資源的有限，在進入高等教育階段之前，學生並未經過長期而嚴格的音樂專業訓練。 

陳暖玉在東洋音樂學校預科第一位聲樂老師是楨田都馬子。東洋音樂學校並規定學生的最大年齡限制，不過未對學生的年紀設下限，學校的科別並未區分為師範科和本科（武藏野音樂學校、東京音樂學校、國立音樂學校都有這樣的組織），而設預科一年、本科三年，是典型的音樂專校規定。進入本科，陳暖玉轉到四家文子門下。從預科到本科，陳暖玉的師承皆是德國音樂傳統訓練出的楨田都馬子與四家文子；雖然四家文子教學並不限於德國藝術歌曲，不過在學生技術純熟之後所建立的曲目仍以德國作曲家的作品為主。 

二次大戰前後日本的音樂專業教育承襲許多歐洲的音樂教育制度與傳統，音樂補習班也相當多。陳暖玉由完全沒有專業音樂基礎訓練到畢業時在四家文子的推薦下曾經得到灌錄唱片的機會，的確令人相當訝異。留日期間，陳暖玉積極地從欣賞音樂會中吸取養分，當時在東京最重要的音樂演出場所應屬日比谷公會堂，較正式的、大型的音樂會都在此舉行，幾乎天天有音樂會，次之的就是青年館。就陳暖玉女士所憶及，管絃樂團的演出不少，外國樂團訪日者亦有，歌劇則因為製作經費不貲而較少演出。至於留日的台灣音樂專科生在日的交流情形則多屬私人交誼，陳暖玉女士提及在高慈美女士邀約擔任教會音樂會中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之四重唱的女低音部分。 

1940年陳暖玉自東洋音樂學校畢業，原在四家文子的推薦下，有灌錄唱片的機會，但是在陳暖玉的猶豫下，這件事並沒有發生。另外，陳暖玉不久便與一位日本大學生陷入熱戀並結婚。陳暖玉由東洋音樂學校畢業之後並不急欲回台工作，在日繼續旅居約一年多，又在父親的鼓勵下繼續從恩師四家文子上課，對德國藝術歌曲進行更加深刻的學習。嫁作日人婦的陳暖玉婚後生活並不如戀愛時甜蜜如意，陳虛谷原不贊同這樁婚姻，但愛女心切，陳虛谷並未阻止到底。婚後陳暖玉隨夫遷居在農村的婆家，生活頗多不適應，加上長子出生，幼兒身體並不健康，患有氣喘病，在陰濕的日本經常發病；新婚後的陳暖玉為照顧幼兒幾乎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接近尾聲，陳暖玉的日本夫婿被徵召到滿洲從軍，於是種下爾後離分的因子。1942年陳暖玉帶幼子返台，原無離婚之意，而是為了幼兒的病，聽人說易地治療可收功效，所以帶著長子返回彰化老家。但是丈夫處亦傳來婚外情的傳言，年輕的陳暖玉雖不怎麼在意，但是夫妻分離日多，婆婆的態度又相當不友善，陳虛谷先生亦做主將這個先天不良的婚姻終止，陳暖玉於是帶著兒子居於家中。 

走上音樂教育之職途並非經過計劃的，陳暖玉對擔任教職一直興趣缺缺，事實上，她是受訪的前輩音樂家中唯一對演唱表示強烈興趣的；然當時台灣的音樂環境不比日本、再加上帶著年幼的病弱孩子，陳暖玉幾乎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再回到音樂廳中。不過，一方面在父親的好友，台中家政學校校長四顧茅廬的誠意邀請，另一方面為謀職養家，陳暖玉終於答應在台中家政學校任教，擔任音樂課。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治體制的台中家政學校亦停擺，陳暖玉轉職彰化中學；也就是這時，結識了生命的第二春，也改變陳暖玉的後半生。 

陳暖玉在台灣的演出活動並未維持太久，大約在1947-1950年代比較頻繁：
1947年 8月22至25日台灣省交響樂團於中山堂演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
「合唱」第四樂章，陳暖玉擔任女低音部分。1948年12月14日，台灣 省
音樂文化研究會主辦的第一屆音樂演奏大會，在中山堂舉行，呂赫若與 

張福興、張彩湘等台灣音樂家都參加這次的音樂會。在1948年12月25日慶 

祝臺灣光復節音樂會上，省交響樂團演出貝多芬「合唱交響曲」，擔任獨 

唱的有呂赫若、葉葆懿和楊清溪等人。在推廣音樂教育相關事務上，陳暖 

玉的名字則是比較常見。 

由於第二任丈夫的介紹，陳暖玉於1947年起在台北市立建國中學高中部與初中部擔任音樂老師，為時長達十四年，誨人無數。許多建中的畢業生在就讀高中、大學甚至就業之後都不忘陳老師的教導，不但時時來探望老師，更一直維持對音樂的熱情。這些學生中有許多是傑出的社會中堅，有醫生、教授、科學家等。 

陳暖玉遷居台北，不但任教於建國中學，更同時任教於甫成立的藝專 

（原國立藝專，改制為國立台灣藝術學院）如第一屆的戴金泉、許壽美、 

之後的陳榮光、林月火（藝專夜間部）、楊麗妹、楊淑瑛等等都曾是陳暖 

玉的弟子。除此之外，陳暖玉老師亦是聲樂家與歌謠創作者呂泉生先生擔 

任時間家專音樂科主任期間，被網羅至實踐任教的台灣前輩音樂教師之一 

，當時在實踐擔任教師的還有林秋錦老師、高慈美老師等等。這一群前輩 

音樂工作者在各種因素的促進下，慢慢行程台灣的音樂專業環境主流，而 

這一之主流又隱隱以當時的省立師範大學（國立台灣師大為主）。在爭取 

領導主流的4O年代末期，陳暖玉所選擇的是執著在建中與藝專孜孜不倦的 

教學，並未努力在成為注意的焦點，很快地便「淡出」音樂舞台中心。現 

在陳暖玉與夫婿居住在台北家中，過著恬靜的生活。
^^^^^^^^^^^^^^^^^^^^^^^^^^^^^^^^^^^^^^^^^^^^^^^^^^^^^^^^^^^^^^^^^^

訪問陳暖玉奶奶
星期天坐上老師朋友車，從彰化一路開到台北，雖然很累，可是也很興奮，來到光復南路的陳奶奶家中，一看到的就是慈祥的陳奶奶和汪伯伯，看到他們可愛的笑容，我們原本緊張的氣氛也立即鬆弛了不少。
接著我們便開始詢問問題，但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當我們問了第一個問題之後，陳奶奶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哭了出來，我想陳虛谷先生一定對她影響非常大，否則陳奶奶不會一談到他就哭了出來，不過之後我們的訪談就很順利，陳奶奶和汪伯伯還邀我們留下來吃午餐，雖然我們一直拒絕，但是他們還是一直堅持我們要留下來吃午餐。結果令我們驚奇的是，他們居然買披薩給我們吃，而他們也吃披薩吃的津津有味；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兩個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和伯伯吃披薩。
午餐完後，我們就準備要離開了，可是陳奶奶和汪伯伯還一直叫我們下次要來玩，還我們都捨不得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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